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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戏文里的闺蜜，多是小姐丫鬟型
的，比如崔莺莺和红娘，当遇到了心仪的
张生，红娘负责拉线，把风，挺身而出与封
建家长做斗争，维护小姐自由恋爱的权
利。还有白蛇和青蛇，青蛇道行尚浅，不谙
世事，白蛇找对象时她没起什么积极作
用，但当白蛇被法海欺负的时候，青蛇配
合作战，水漫金山，一点也不怂，白蛇青蛇
的姐妹情谊，以后的很多艺术作品都有
所借鉴。比如《小时代》《欢乐颂》里的
闺蜜们，任何一个遇到渣男，自有姐妹
出手帮她收拾负心汉或插足者。这种时
候，当事人是不便出面的，只有闺蜜出
面，既能为姊妹出气，又不会让她把所
剩无几的尊严丢失殆尽。闺蜜，是受了
情伤之后的疗愈神器，是情感遇到寒流
的暖宝宝，每一个情路坎坷的女人，都
至少有一个及以上的闺蜜，随时待命，一
旦遭遇辜负的时候，安慰她、帮她善后、替
她复仇,甚至帮她再觅良人。

闺蜜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她们不一
定总会替对方遮风挡雨，甚至一不小心也
可能成为彼此的暴风骤雨，所以有“防火
防盗防闺蜜”的说法。话说回来，所谓“雌
竟”也不一定是坏事，围绕着一个男人的
情感，或可检验俩人是不是塑料姐妹花。
从宝钗和黛玉到七月与安生，都能够“金
兰契互剖金兰语”地肝胆相照。女人之间
不只有嫉妒和攀比，更有共情和托举。

遗憾的是，友情和爱情一样，也是有
花期的，青山七惠的小说《两个人》就呈现
出了友情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阶段——

友情之花的凋谢的过程：两个同事实加和
未纪，刚入职的时候，因俩人的业绩轮流
垫底，使得她们成了患难姐妹，对婚礼的
吐槽成了她们的连接线。“她们都不适应
那种天真的明快和肆无忌惮的幸福气息，
累得很”。俩人处境相同三观一致，有说不
完的话。后来实加结婚生子，工作顺风顺
水，职场上女人们的互相支撑依赖鼓励，
让实加心情舒畅。育儿期间，也和其他宝
妈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能够理解这五
味杂陈心情的大概终归还得妈妈们”。

而一直保持单身的未纪则成长为我
行我素的资深文艺中年。每逢俩人见
面，实加都尽量避免去问未纪私人性的
问题，可是聊实加的工作生活，未纪又
提不起兴趣。于是，跟未纪在一起的实
加变得战战兢兢，两个密友话不投机渐
行渐远，未纪心想，“实加已经得到了这
辈子靠‘认真人士入门’才能得到的全
部奖励，因而极其心满意足，她因为在
婚姻里呆得太久，所以失去了最宝贵的
东西，却压根儿没有发现失去了它”。而
实加认为“未纪带着自称自由之人特有
的冷淡，不跟任何人亲密接触，不体谅
任何人的心情，反过来也不会被任何人
体谅，她已经完全习惯活在那样的生活
里，她因为孤身一人生活太久，所以忘
记了最宝贵的是什么，却根本没有发现
自己已经忘记”。自那以后，无数记不清
最后见面日子的人出现在她们的人生中。

闺蜜友情的终结，已经不再关乎某个
男人，只是对生活的选择不同了。

友情的花期
肖 遥

繁华街道，寻常巷陌，总有那么一
两商户，在门口养那么两三盆兰花。过
去，烟柳园等地是有野生下山草卖的，
现在基本没了。但人间四月天，无论走
到哪个街道，依然兰香荡漾，行人大口
大口呼吸吐纳，真是享受啊。

几年前某天，妻子买菜回来，气喘
吁吁地说，老头子，我发现了几盆好
花，带你去看看？我二话不说就跟着去
了，来到农贸市场，旁边糕点铺门口赫
然摆着几盆蕙兰，果然养得非常漂亮。
寻常大盆，普通山泥，三五盆吧，居然
盆盆油绿健康，生机勃勃。自此一直注
意着，遗憾的是年年去看，岁岁无花。
最近去看了，居然开了几朵小蝶花，像

蜜蜂一样翩翩起
舞。老板怜香惜
玉，搬入店内。
我想仔细看看，
老 板 笑 盈 盈 提
醒，安康码，行
程码，戴口罩！
赏个花也这么繁
琐，算了！

三月底我家
水龙头坏了，去
一 家 五 金 店 配
货，又看见一家
商铺门口摆着一
盆蕙兰，花正盛

开，青杆素花，肩平，有点意思，虽然
拆捧，竹叶瓣，但是已经很不错了。老
板正和一个男人聊天，估计平时也是吹
牛惯了，见我感兴趣，就大声说道:“我
这花是市里著名兰花专家送我老婆的，
很名贵的！”我说卖不，他把头摇得像拨
浪鼓，“卖了我老婆要打死我的！”我笑
着离开了。

昨晚夜风轻柔，我去街上买秋裤。
走到某名酒专卖店，目光被里面盛开的
一片黄花吸引了，停步，走近点，弯
腰，摘下眼镜，仔细瞅，好几盆啊，香
味扑鼻。大部分花儿已经蔫了，还是有
几个杆儿挺立，我扶着杆子仔细瞅花
瓣，不错哦，从瓣到捧，到舌，都是黄
色，关键是整花饱满，两肩微平，拱抱
有力。老板走过来，说爹爹也喜欢兰花
呀？我说，是哦，你这是什么草？他
说，像太平猴魁一样珍贵，太平朋友送
的。正聊着，里面的老板娘声嘶力竭
道，不能摸不能摸！我吓一跳。她似乎
更鄙视了，说，不懂就不要装懂，不要
乱摸！我吓得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步一步退到店外，才昂首挺胸走自己
的路。我本想说，什么破花，还不能
摸！老子连荷塘月色、至尊红颜都摸过！

话是这么说，过一会儿还是释然
了。都是爱花人，心情可以理解。

走着走着，一阵晚风吹来，兰香隐
隐。小城了这份香气，格外迷人。

街上兰花香
吴银珂

我三岁时，父亲发愤要从新婚分得的矮小阴暗的披厦里搬
出去，给自己打造一个新家。于是他利用上班之余，在村旁的一
块自留地上，一锹锹挖土垒墙，盖了三间土墙瓦房，坐北朝南，门
对大路，一边邻水，视野开阔。

堂屋的梁上，有个燕窝。年年春天，几只燕子出来进去，和我
们相处甚安。很多时候，我和弟弟放下手里的玩物，仰头呆呆地
看，听它们唧唧有声，觉得有趣亲切。

偶尔也想把玩它们，于是央求大人关门，捉它们下来，遭到
一顿呵斥。虽然它们常会弄下脏物来，但母亲打扫的时候也不过
是咕哝一声，嗔怪的语气像对待一个淘气的孩子。向来严肃少语
的父亲，看向它们的目光也充满爱意。

我的乳名也唤燕子，据说是父亲逗弄襁褓中的我，看我小嘴
翘翘待哺的样子，对母亲说：你看像不像小燕子，就取这个名字
吧。我是喜欢这名字的，同名让我觉得和它们更多了一份缘，看
那些小燕子，也更多了一层感情。

那时候，父亲也正走在他人生的上坡路上，先在学校当民
师，又被推荐到大队当会计。父亲的会计一事落实的那个下午，
大伯和他坐在堂屋的板凳上，头对头地交谈，两个人的脸上都是
从没见过的开怀的笑容。事业的升迁对于一个男人的意义，我最
早是从这个下午觉悟的。以后的那几年，我们的生活确有改观，
大队里的工作餐、招待餐基本都安排在我家，腆着大肚子的公社
干部也是我家的座上客，农忙时父亲会叫来一二十人帮忙。母亲
穿着红的确良衬衣，在厨房忙碌，退伍军人出身的父亲迎接客人
的步子，很有些气势。

大人们忙他们的，我领着弟弟玩。弟弟是个漂亮干净的男
孩，父亲宠爱他，给他买的都是街上孩子的行头。每次外人见到
了，都会夸赞。

梁上的燕子一家生活得其乐融融；梁下，父母领着我们两个
孩子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

然而，父亲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连续几年的防汛让他患了气
管炎，整夜咳嗽，大汗淋漓。组织上照顾他，让他仍是回学校上班。
这一返回，父亲的心里一定是有失落的，但他却奈何不了自己的
身体。门庭开始冷落了，父母亲有了更多的精力督促我们的学业。
作为长女的我还算争气，一直都是班级里的佼佼者，年年得奖状。
弟弟贪玩，成绩弱，但有个榜样的领头以及家庭氛围的影响，父母
心里还是满抱希望的，这多少缓解了父亲犯病时的痛苦。

可父亲又染上慢性肝炎。农忙时，父亲白天干活晚上去打针，
然后捏着屁股慢慢歪回来的样子，让我们全家看了，都觉得疼。

有一回，远村当木匠的舅爹来走亲戚。他站在我家场地上左
瞅右瞧，然后对父亲说，换换门向，对面的楼房挡了你家风水，父
你的病与此不无关系。这话有些迷信，但作为老手艺人的舅爹有
经验有威望，病困中的父亲深信不疑。很快，我们的大门被改造
了，往西边偏转了有三十度，门头悬了一面圆镜子。虽说新改的
大门寄托着全家的心愿，但是从这时起，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笼
罩在我的心头。

也就从这时起，燕子再也不来了，它们的窝一直空荡荡坐在
屋梁上。

让人最不甘心的是，风水改了，父亲的身体并没因此好起
来。时好时坏的他，让我们的心房也像那间堂屋，总装着重重的
暗影。在那个油菜花开疯了的春天，我们说不出的担心终究成
真，父亲走了！

燕走巢空，人走家散。父亲的走，把一个完整的家拆散了，亲
情的一角缺失，是无论怎样的生活重建都不能弥补的，日后，我
们都携带着这样的破碎感跌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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